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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鱼的历史与传记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 《海的女儿》

彭昱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在受到民间故事影响的 《海的女儿》文本中，小人鱼身上附与过去人鱼故事中共通的形象特征与

命运，其中隐藏着被书写的历史妖化、指控和施舍的女性命运。在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力上与 “女性”有

着相似诉求，以自传写作作为一种表达策略的安徒生，对以往的人鱼形象与人鱼命运进行了改写，在其

改写下，小人鱼冲破了被妖化、指控的女妖人鱼形象。《海的女儿》这一文本既是安徒生的另一形式自

传，同时也传述了作为人鱼从指控为女妖到冲破女妖形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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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徒生是世界著名的童话作家，但在转向童话
创作之前，他也进行过大量的成人文学创作，此

外，安徒生在自传中表示，他的童话集原本是写给

孩子同时也是写给大人看的童话，并且认为成人会

对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更感兴趣。［１］２８３－２８４对

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进行深层意蕴的探索，可能是安

徒生所期待的解读方式。因此本文试图考察 《海

的女儿》中小人鱼这一形象的原型，并从女性主

义视角，解读安徒生人鱼形象及命运改写。

一、《海的女儿》人鱼原型考

在创作 《海的女儿》之前，安徒生创作有根

据丹麦童谣改变而成的长诗 《埃格纳特与人鱼》。

由于与 《海的女儿》创作时间相差不远，并且都

是与人鱼有关的故事，这篇长诗以及埃格纳特的民

间传说常被视为 《海的女儿》的原型。但安徒生

的自传显示，在他剧院生活、游历经历和交友过程

中，接触到的人鱼故事可能更多。本节将对安徒生



可能接受到的书写人鱼形象或故事的文本作一个

梳理：

（一）人鱼原型：希腊神话中的塞壬

希腊神话中的塞壬与后世人鱼形象联系十分紧

密。荷马史诗 《奥德赛》中有对塞壬形象的记载：

“你首先将会见到塞壬们，她们迷惑所有来到她们

那里的过往行人。要是有人冒昧地靠近她们，聆听

塞壬们的优美歌声，他便永远不可能返回家园，欣

悦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塞壬们会用嘹亮的歌声把

他迷惑，她们坐在绿茵间，周围是腐烂的尸体的大

堆骨骸，还有风干萎缩的人皮。”［２］２２１－２２２但对塞壬

的外貌并没有具体的描绘。在古希腊造型艺术中，

塞壬多被刻画为人鸟结合型的形象，后来也出现了

将其刻画为人鱼形象的实物。公元７世纪末到８世
纪初，塞壬被 《怪物书》定义为人鱼，到中世纪

时的造型艺术中，人鸟结合型形象被逐渐淡忘，塞

壬越来越多地被刻画为人鱼形象。［３］荷马史诗中的

塞壬被公认为是后世人鱼故事的基础原型。

安徒生初到哥本哈根时，结识了来自意大利的

歌唱大师西伯尼，西伯尼主演过德语歌剧 《阿喀

琉斯复仇记》［４］１３。根据安徒生所作自传的记载，

他在丹麦文学刊物 《今日》上读到过一首名为

《以诗人的名义致 ＜献给丹麦诗人的一簇小诗 ＞的
作者》的读者诗评 （虽然丹麦安徒生研究学者并

未能在 《今日》上找到此诗），在其自传转引的诗

评内容中，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众多典故。［４］７８－７９

１８３３年前后，安徒生在佛罗伦萨居住过一段时间，
期间游览了众多美术馆与博物馆，他在自传中提到

曾长时间驻足观赏的 “美第奇的维纳斯”和尼俄

柏群雕［４］１０９，也是模仿自希腊神话的罗马神话作

品。他还在自传中记述了自己于１８３８年创作的诗
歌，内容涉及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其中写有：

“有人问你，‘你从荷马那里得到什么？’人们想看

到一部大书，你却用泥土的雕塑将伊利亚特的生活

再现。”［１］２５４

安徒生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接触希腊神话，包括

在１８３７年创作 《海的女儿》故事前后，据其记

述，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歌作品表现出了对荷马史

诗典故的熟悉，也就有可能直接接触到 《奥德赛》

中记载的作为后世人鱼形象原型的塞壬。这一坐在

证明她们魔力的大堆尸骨间，借用 “嘹亮的歌声”

迷惑渡海者的女妖，其形象中抽离出的基本面貌，

在此后的人鱼故事中长期附着在人鱼们身上，安徒

生笔下的小人鱼也不能从这一共通的原型形象中完

全抽离。

（二）人鱼特征：展露诱人歌喉的人鱼

几乎所有的人鱼都拥有诱人的歌喉，安徒生

《海的女儿》中的人鱼们，同塞壬引诱奥德修斯来

她们身边时一样，对可能遭难的船员们歌唱海底的

美好。小人鱼在与巫婆交涉时，也表露出想通过声

音来迷住王子的意愿。［５］９４只不过她具有魅惑力的

声音最终成为变身成人的代价。

莎士比亚的喜剧 《仲夏夜之梦》中，也有对

人鱼的描写：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海岬上，

望见一个美人鱼骑在海豚的背上，她的歌声是这样

婉转而谐美，镇静了狂暴的怒海，好几颗星星都疯

狂地跳出了它们的轨道，为要听这海女的音

乐。”［６］３３３莎士比亚笔下的人鱼同样拥有充满魅惑力

的歌声。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过去其他文本中人

鱼歌声所带来的灾难性结局，莎士比亚笔下人鱼的

歌声带来的结果是 “镇静了狂暴的怒海”。安徒生

笔下人鱼们的歌声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常在

风暴来临时，唱歌安慰可能出事的船只上的水手，

告诉他们海底的美丽，希望他们不要害怕。［６］９４

安徒生在自传中提及，从邻居那儿首次读到莎

士比亚后，立刻就演了起来。并说，“我写了第一

出戏，无非是一出悲剧，局中人最后都死了，故事

取自关于皮拉姆斯与提斯柏的一首老歌……”［１］１８

安徒生所提到的 “皮拉姆斯”和 “提斯柏”都是

莎士比亚的喜剧 《仲夏夜之梦》中出现的人名，

由此可以例证，安徒生对 《仲夏夜之梦》也是非

常熟悉的。

德国流传的罗累莱故事中，人鱼也拥有诱人的

歌喉。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斯·勃伦塔诺将罗累莱故

事书写成了文字，在他的小说中，罗累莱的美丽令

男人们为之倾倒，但也为之丢掉性命，因此她希望

主教能判处她死刑，在被押解到修道院的半途中，

罗累莱跳进了莱茵河中自杀，化身成了莱茵河中的

水妖。［７］传说罗累莱常在水中礁石上梳头和歌唱，

使得许多过往的船夫迷失了自我，因此触礁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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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浪漫派诗人海涅，在１８２３年至１８２４年间创
作了八十八首短歌，其中第二首短歌就讲述了罗蕾

莱的故事。海涅笔下的罗累莱也拥有动人心弦的

歌喉。

１８３３年左右，安徒生旅行来到莱茵河，在自
传中记述： “圣戈阿的罗累莱无疑是最美丽的地

方。……莱茵河最美的地方是围绕着它的传

说。”［４］８９不久之后，安徒生在巴黎偶遇海涅，并称

他是 “新近在我生命的情欲时期完全吸引了我，

完全唱出了我情感和心情的那个人”［４］９３，可以由

此判断，安徒生在塑造小人鱼这一形象之前，也极

有可能接触过罗累莱的传说以及海涅笔下的罗累莱

形象。

（三）人鱼命运：与人类成婚的人鱼

法国作家让·德·阿拉１３９３年创作的 《梅卢

西娜之书》中，梅卢西娜每逢周六都会变为人身

蛇形的妖怪，她如果能与一位人类男性结婚，不被

丈夫看到妖化后的模样，就能在人间永远幸福生活

下去，但好奇的丈夫还是窥视了梅卢西娜的秘密，

使得她不得不离开人间。在后来的故事版本和艺术

造型中，梅卢西娜也被描绘为双鱼尾外形的美人

鱼。［８］４０－４１１９世纪初期，许多浪漫主义作家也再书
写了梅卢西娜的故事，如德国童话作家路德维格·

蒂克于１８００年创作的 《关于梅卢内西娜的神奇故

事》，歌德于１８１７年写下的 《新梅卢西娜》。［８］４７

安徒生年轻时进行过德语的学习，阅读了一些

德国作家的作品，１８３１年，安徒生在第一次离开
丹麦的德国旅程中，结识了写作过梅卢西娜故事的

蒂克［４］７０，结束这一趟旅程之后，安徒生于 １８３１
年９月发表游记 《１８３１年夏哈茨山、萨克森瑞士
等地的旅游剪影》，不仅记述了他与蒂克相识的过

程，还在描写乘马车从汉堡前往于尔岑路上景色与

见闻时，提到 “传说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忠贞之爱

和基督教的洗礼，美人鱼才能获得不朽的灵

魂。”［９］这与梅卢西娜故事所展现的人鱼命运不谋

而合，也与 《海的女儿》中小人鱼渴望与人类结

婚获得不朽灵魂的心愿不谋而合。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富凯男爵在１８１１年时创作
了童话 《乌迪娜》，在这个故事中，水妖乌迪娜与

人类成婚，由此获得了不灭灵魂。但丈夫背叛了乌

迪娜，爱上了另外的女人，因此乌迪娜不得不回到

水中世界。在前夫与其他女人成婚的时候，乌迪娜

杀死了前夫。１８１６—１８１８年于丹麦出版的 《一些

作家的童话集》中，丹麦作家亚当·奥伦施勒格

发表了一篇乌迪娜的故事。安徒生的朋友英格曼在

１８１７年时出版了小说 《地下世界》，其中的人鱼如

果可以获得人类的爱情，就可以得到灵魂，否则就

会变成海上的泡沫死去。在这个故事里，英格曼笔

下的人鱼获得了人类的爱情。［８］４８－４９

安徒生在考虑创作 《海的女儿》时，与朋友

英格曼讨论过 “乌迪娜”故事的结局，并认为英

格曼笔下人鱼的结局只是偶然的情况，安徒生希望

自己笔下的人鱼要走向另外的道路。［８］６２－６４尽管安

徒生不同意英格曼对人鱼 “乌迪娜”命运结局的

处理，但 《海的女儿》仍然参考了 “乌迪娜”的

基本命运。

二、个人自传：“灵魂”的追求

在书写 《海的女儿》这一童话时，除了可能

受到此前接触到的其他文本中的人鱼形象与故事的

影响，在选择人鱼形象进行书写、对人鱼形象和命

运进行改写时，安徒生也极有可能融入了自己的人

生体验。《海的女儿》中的小人鱼与安徒生自己的

人生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以下三个

方面：

（一）“海底”与 “上层世界”

丹麦奥登塞城是一个贫富差距十分悬殊的城

市，安徒生就出生在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家庭中，他

将自己比喻为 “沼泽中的一颗小草”［１０］５－７。在母

亲希望他能去学缝纫时，安徒生坚持要去哥本哈根

闯荡，他声称 “我要成名”，他的母亲后来听到一

位神婆的预言——— “你的儿子要成为一个大人

物”，安徒生才得以踏上前往哥本哈根的旅途。［４］１９

“成名”是安徒生毕生未忘的追求，他始终渴求通

过努力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并得到上流社会的

认可。

与安徒生对前往哥本哈根追寻 “成名”相似，

《海的女儿》中，小人鱼给王子所在的人类世界取

名为 “上层世界”，小人鱼称： “只要我能够变成

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哪怕在那儿只活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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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愿意放弃我在这儿能活几百岁的生命。”［５］１０１小

人鱼在认识王子之前就对浮出海面充满好奇，在认

识王子之后，安徒生对小人鱼感情的描述也是

“她渐渐地开始爱起人类来”［５］１０１，而非 “渐渐地

爱起王子来”。比起因为爱王子而希望嫁给王子，

不如说小人鱼是因为想要得到不灭的灵魂而希望王

子爱自己。小人鱼对进入人类世界的强烈愿望，从

来都不是为了寻求王子的爱，而是源自对不灭灵魂

的追求。

（二）人间经历

在抵达哥本哈根之后，由于来自底层，又未接

受足够的教育，安徒生最初的闯荡充满了艰辛。他

不断被质疑没有戏剧表演的天赋、没有歌唱的天

赋，被皇家剧院拒收，又被舞蹈队和合唱队辞退，

还被质疑学业上也没有天赋，校长认为他永远也无

法成为大学生，所写的诗歌会变为废纸。即便安徒

生开始发表诗歌之后，仍然不断受到文坛的质疑和

上流社会交际圈中的羞辱。

安徒生在自传中记载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他

的剧本演出时，国王曾经向安徒生鞠躬致意，并邀

请他参加舞会。随后，一位老教授对安徒生说：

“可是你不属于那个圈子。” “他是郡议员的儿子，

请问你的父亲是谁？”［１］２４４－２４５由于低微的出身，以

及在天赋上的不足，安徒生在 “上层世界”闯荡

的过程中，无法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即使他已经获

得了许多名声与荣誉，却未被承认为这个 “上层

世界”中的一员。上流社会的虚假与傲慢让安徒

生明白了 “高贵的出身不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味，

这话被很多人说过，它只是一句废话。”［１］２４４获得

“上层世界”的接纳，必须以高贵出身为前提。因

此，安徒生笔下小人鱼的命运印记着上流社会的刻

板印象。小人鱼在出卖了自己的声音变身为人来到

“上层世界”之后，尽管很快被王子领入宫中，却

只是充当王子的玩物，“她是一个哑巴，既不能唱

歌，也不能说话”［５］１０７，这便是小人鱼的处境，尽

管文本中极力描写小人鱼得到了多少宠爱，但与之

进行对比来说明小人鱼受宠的，不是别的公主或贵

族少女，而是王子的女奴隶们，小人鱼在她所梦想

的 “上层世界”中，不过是作为了男性的玩偶与

奴隶，无法发出自己的 “声音”。

（三）恋爱经历

有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的 《海的女儿》映射

了他自己的恋爱经历。［１１］ 《海的女儿》中，的确

有与安徒生个人的恋爱经历契合的部分。在安徒生

早年的经历中，由于出身低微，在上流社会中未得

到承认，安徒生与他笔下的小人鱼拥有共同的处

境。他们同处于社会地位较低下的一方，无法自如

地表达自己的爱恋，无法获得平等的爱情。

在１８３０年夏季的旅行中，安徒生在同学家中
结识了同学的妹妹里波格，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

她，但这位有钱人家的女孩已经订婚，也从未考虑

过选择当时还没有太多名气、不被上流社会承认的

安徒生。之后，安徒生还爱慕过商界著名的金融家

科林的女儿以及物理学家奥斯特的女儿，但还是因

为地位差距的悬殊，最终都没有求婚。正如安徒生

在这些上流阶层的女儿们身边时，只能期待她们能

够爱上自己，却难以主动追求，生活在王子身边的

小人鱼，也只能通过无言地奉献自己，期待王子能

够娶自己为妻，却无法主动表达自己对王子的

爱意。

安徒生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小人鱼经历的这些相

似之处，说明了 《海的女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作者自传。安徒生是一个热衷于

书写自传的人，早在二十八岁时安徒生就书写了自

传 《我的一生》，此后又创作了 《我的一生的童话

故事》及其增补内容。［１０］４ 《海的女儿》从体裁上

看与自传并无关系，但在内容上却可以被视作作者

个人经历的模仿。

女性作家的自传写作是一种表达的策略，尽管

安徒生在生理上并非女性，但从话语权与社会地位

这一角度而言，不被上流社会承认的安徒生，与不

被男性权力社会承认的女性写作者，在话语权力上

有了共同之处。比起被视为生理构造的不同，性别

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权力关系，就像人鱼故事中，

大多数人鱼都以女性的面孔浮出海面，尽管也有

“埃格纳特与人鱼”这样以男性生理特征示人的人

鱼与抛弃人鱼且具有男性气质的强势人类女性形

象，但这个人鱼故事仍然是人鱼与人类的婚姻悲

剧，其中隐喻的话语权力关系与其他人鱼故事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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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鱼故事中隐喻的话语权力关系角度看，

《海的女儿》除了暗合安徒生个人经历外，也隐藏

着人鱼形象变更的历史，比起将 《海的女儿》视

为单纯的童话故事，更应注意安徒生塑造小人鱼这

样一个人鱼形象的原因。

三、人鱼传记：女性的历史

《海的女儿》中漂浮着此前其他人鱼形象或故

事文本的影子，但安徒生声称，《海的女儿》是他

自己的原创作品，这与作品拥有原型并不矛盾。安

徒生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写了过去的文本中人鱼共

有的形象和命运，使人鱼从妖媚的水妖，摇身化为

纯洁的少女。化为泡沫的小人鱼最终拥有通过工

作，获得了不灭灵魂的可能性，这使得她与几乎所

有的其他人鱼形象区分开来。

其他文本中的人鱼，无论是塞壬、梅卢西娜还

是罗累莱，或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鱼，即使能够

凭借自己动人的歌喉得到男性的关注，却不能获得

奥德修斯式的英雄命名。在这些文本中，无论是从

社会性别方面，还是从生理性别方面定义的女性人

鱼，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特性：她们需要依靠美丽的

容颜或是动听的歌声这样一些符合男性对女性想象

的特质，来吸引男性的注意，获得短暂的权力，达

成一种暂时地通过征服男性而获得的快感。但女性

不能依靠满足男性想象获得永久的权力，如同过去

的人鱼故事中，作为女性的人鱼们，几乎都被命名

为 “妖”，她们征服男性获得短暂权力的方式被定

性为非法，这实际上是来自男性权力的判断。

在 《奥德赛》中，塞壬的形象可以看作是由

奥德修斯建构起来的，文中对塞壬的描述，虽然表

面上出自女神基尔克之口，但包括基尔克的话语在

内的言论，均是奥德修斯经历海上漂流之后，对费

埃克斯人的统治者阿尔基诺奥斯的回答。奥德修斯

在讲述到同伴的死亡时，将过错归因于 “一个邪

恶的女人的意愿”［２］２３４。可见，无论是基尔克的所

说所为，还是塞壬的形象，都是经过了奥德修斯这

一男性的想象加工最后做出的判断。

在全知叙述者笔下，意图救助奥德修斯的女神

琉克特埃，在奥德修斯的话语建构中，也是一个设

计陷害自己的女性。［２］１０８－１１０而仅仅出现在奥德修斯

口述中，缺失全知叙述者描写的基尔克与塞壬，尽

管拥有令英雄奥德修斯也生畏的力量，在这部奥德

修斯的传记中，她们却不具有言说的权力，而成了

男性想象和判断的对象。因此作为人鱼基础原型的

塞壬，是使用歌声来迷惑男性、伤害男性的女妖，

她们的能力被妖化，在力量上所拥有的权力也就失

去了合法性，成为无法表述自己的失语女性。

罗累莱同样被男性作者建构为妖女形象，她是

男性航行失败的借口，承受因为 “被看”而被迫担

下的罪名。在海涅的诗歌中，尤其是在与 “罗累

莱”短歌写作时间接近的诗歌中，很大一部分都以

爱情的失意为主体，男性主人公往往对某个女子求

而不得，因此怨恨女子美貌的引诱。具体到书写罗

累莱的诗歌中，诗人也认为河水吞没船夫，皆因为

“罗累莱用她的歌声，把这灭顶之灾制造”［１２］。

莎士比亚的喜剧 《仲夏夜之梦》本身也反映

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由于赫米娅不肯嫁给父亲指

定的男人，便被要求按照父亲的命令处死。海伦娜

的歇斯底里也透出同样的讯息：“我们是不会像男

人一样为爱情而争斗的，我们应该被人家求爱，而

不是向人家求爱。”［６］３３５这其中暗含着女性地位的低

下，女性无法表达自己的追求。那些通过外貌和歌

声，主动魅诱男性的美人鱼，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只

能被视作非法。

梅卢西娜的故事，同大多数异类婚类型的民间

故事一样，在这些故事中，神仙妖怪等非人异类，

化作女性与人类男性成婚，但由于她的丈夫或其他

人指认她是非人，或其他原因，导致了她的离开，

有的故事中，异类妻子会在离开时伤害丈夫或其他

人。［１３］这些由异类所化身的女性，往往具有温柔贤

淑的基本性格，以及对男性主人公的绝对服从，满

足了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在梅卢西娜故事中，异类

女性同样拥有美丽和温柔的特征，但她不被允许拥

有女性的秘密，因此被窥破了身体之异，遭到男权

世界的排斥，不得不离开人类的世界。

《乌迪娜》故事同属这类故事类型，最后作者

让乌迪娜杀害了男性人类，尽管这也是一个传统的

英雄传说母题———复仇，却并不是对乌迪娜的英雄

命名，反而是将她推入了更加非法的地位。乌迪娜

的这种选择，无疑令她成为男性权力建构中的美狄

亚式女性。而在安徒生友人英格曼的故事版本中，

尽管人鱼获得了人类的爱情，似乎是一种大团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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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满足了女性要求 “灵魂”的愿望，但这种

权力来自男性的施舍，人鱼在这个故事中获取的

“灵魂”，建立在男性并不可靠的 “爱情”之上，

而不是通过女性本身争取到的女性应有权力。

安徒生在给英格曼的信中，记录了他在创作

《海的女儿》时的考虑： “那样的结局完全不对！

那只是偶然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愿意

看到那种情况。我让小美人鱼走上更贴近自然、更

神圣的道路。我想，还没有任何作家发现这一点，

因此我很高兴在我的童话中安排这样的结局。”［８］６４

在 《海的女儿》中的小人鱼诞生之前，人鱼

要么在出场时已经被定义为妖，要么就是需要依靠

男性的施舍才获得在人间生存的权力，因为男性的

背叛而使得她们进入疯狂的境地，成为令人生畏的

女妖。在 《海的女儿》中，王子被小人鱼拯救，

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切，但这是读者完全清楚的事

实：作为男性的王子，依靠作为女性的小人鱼的帮

助，重新获得了生命。在男性与女性的冲突方面，

《海的女儿》中小人鱼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文本中

的人鱼面临的问题要严峻，梅卢西娜、乌迪娜如果

不能获得人类的爱情，就不得不回到海底，而小人

鱼如果不能获得王子的爱情，她既无法得到永恒的

灵魂，还无法回到海底，只能面临天亮时的死亡。

彼时她还不知道自己能够成为 “天空的女儿”中

的一员，当她的姐姐们给她带来杀死王子就能避免

死亡的刀子时，小人鱼已经获得了复仇的理由。但

安徒生没有令她做出美狄亚式歇斯底里的报复行

为。安徒生否定了过去的人鱼传说中对人鱼的指

控，否定了人鱼死亡、复仇和被施舍的命运。

在人物命运的设置方面，《海的女儿》与 《仲

夏夜之梦》也有相似之处。在 《仲夏夜之梦》中，

海伦娜有着和小美人鱼接近的命运，尽管她钟爱迪

米特律斯，却不得不接受迪米特律斯钟爱着另一位

同样美丽的女子，与小美人鱼的选择相同，海伦娜

同样没有伤害所爱之人，或是被迪米特律斯所爱着

的女子。在结局中，莎士比亚使用了戏剧性的奇

迹手法，通过仙子们的神奇药水，使得迪米特律

斯转而爱上了海伦娜，从而解决了四位年轻人之

间的矛盾。安徒生留给小人鱼的结局，同样有奇

迹的成分，本来应当变成泡沫消失的小美人鱼，

最后却拥有了通过工作而获得灵魂的机会。小人

鱼不再需要通过杀害男性来解放自己，而是通过

工作来解放自己，获得灵魂，改写了人鱼形象和

命运。这使得小人鱼在女性历史长河中也获得了

永存不灭的灵魂。

安徒生在童话创作中，常常关注到现实的一

面，同时他也着意于描绘浪漫的世界，营造浪漫的

意境。在这种美学追求的指引下，安徒生塑造出了

许多于苦难中或幽默、或善良、或向上的人物形

象，也是在这种美学追求的指引下，处于底层的

“女性”身上惊人的历史与力量与从底层前往哥本

哈根追求 “成名”的安徒生之间产生了共鸣。《海

的女儿》颠覆与改写了人鱼的形象与命运，这是

安徒生的美学追求在女性观上的表现。

可以说， 《海的女儿》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自

传，同时也隐含着人鱼的历史，一种新的人鱼形象

在安徒生的改写下破土而生，并且彰显着过去的人

鱼是如何被男性建构出来的。这也激励着读者追求

女性的权力，也就是像小人鱼一样，依靠工作而获

得不灭的灵魂，而不是像过去的人鱼一样，依靠满

足男性想象来做 “昙花一现的女皇”，最终却被男

性塑造成非法的妖物。

四、结语

《海的女儿》中小人鱼这位努力追求不灭灵魂

的女性，终于摆脱了人鱼的妖化形象和命运，获得

了不灭的灵魂，也在人世间留下了永恒的姓名。后

世根据 《海的女儿》改编的作品也不计其数，其

中以迪士尼制作的电影 《小美人鱼》最广为人知，

尽管它对结局的改写使得小人鱼的故事有所失色。

近来，迪士尼又预备拍摄的真人版电影 《小美人

鱼》，由于选用黑人歌手饰演小人鱼，在网络上引

起极大争议，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与小美人鱼的形象

不符，但由于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阶级问题的相

通性，黑人小美人鱼反而更接近原著中那个 “来

自海底”“无法发声”、并且不依靠美貌和歌喉满

足 “男性”而取得灵魂的小人鱼形象。人鱼这一

形象并没有因为安徒生的书写而最终定型，通过不

同文本的塑造，人鱼的形象不断改变，并暗藏了新

的性别历史。

（下转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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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阳刻大 ‘佛’字。碑阴刻有用傣文横书

之碑文……碑上有汉文题联。”［３］１３９傣汉双语的碑刻

形制表明，在佛寺的创建过程中亦有内地汉族民众

的参与，各族民众在建设南传佛寺的过程中加深了

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碑文亦证实了这一

点，并为各族人士祈福。

“傣 历 １１３６年 （公 元 １７７４年）属 蛇
年，……凡前来参加建筑大殿的，不论大人或

小孩，也不分民族，祝愿人人都能超度

升天。”［３］１３９－１４０

而类似的碑刻在滇南并不鲜见，清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澜沧芒景傣汉双语功德碑亦呈现出民族
文化交融的形制特点。“碑额阴刻横书汉文 ‘功德

碑记’……其下为阴刻傣文……下侧刻 ‘春茶’

两个汉字，记述布朗族建立芒景佛寺的经过。”［３］１５５

前述碑刻所体现的各族文化交融是清代滇南社会历

史发展的重要特征，而文化交融的背后更反映了清

代滇南地区各族民众之间交流、交融密切而频繁的

史实。

清代滇南碑刻是认识该区域社会文化变迁与交

融的重要资料。内地汉文化在改土归流后，伴随着

文教体系的建立与移民潮在滇南腹地广泛传播，并

在各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社会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

文化产生了广泛的涵化、交融。上述社会文化变迁

的历史印记在广布于滇南的各类碑刻中得以留存，

这些富有历史感的碑刻，成为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社

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呈现了清代滇南地区各族

之间交流密切，文化交融的社会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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